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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火罐，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不陌

生。那个年代各方面的条件很差，缺医少
药，于是，拔火罐就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治
病方法。倘或谁要是碰上头疼脑热等症状
的时候，去找老师傅，让他为自己拔几个火
罐，病痛便会大大减轻，再休养几天，全身
就舒坦了。

怎么弄呢？要是头疼，就在额头上
拔上个火罐。要是胳膊酸痛，就在胳膊
上拔上个火罐。搬运重物闪了腰，就在
腰上拔上个火罐。这种方法，简单、实
用，最主要还是省钱、省时、省力，病就能
治好了。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给别人拔火罐

的。拔火罐需要眼疾手快、头脑灵活的
人去做，倘使拔得好，效果便很明显。倘
使操作失误，就会灼伤皮肤。在我的老
家那里，江爷被四里八乡的老百姓公认
为是拔火罐的专家，谁要是有个头疼脑
热的毛病，必定会请江爷拔火罐。江爷
在县城里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过几天，
加上善于学习，就精通了人体的重要穴
位。知道穴位在哪里，就可以精准地拔
火罐，减轻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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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爷就在大门口拔火罐，患者或躺或

坐，江爷用右手中指摸准穴位，再在火罐里
点燃小纸片，在纸片快要烧完的时候，倒立
火罐，让火罐口紧贴病人的穴位，不存在偏

差。江爷这么多年，给人拔火罐，还从来没
有出现过红肿、破损或烧伤的情况。要是
有妇女或小孩畏惧拔火罐，江爷就会拉家
常或者讲一个故事，目的就是分散患者的
注意力，趁着患者想着别的事情，他就点燃
了小纸片，等到小纸片快烧完，就将火罐扣
到穴位上，那样患者的疼痛感就不会很
强。拔完火罐后，江爷还会给病人讲一些
注意事项。

记得我第一次拔火罐似乎是在九岁
那年。那时，我的头疼得很，沉得很。母
亲说：“去找江爷拔罐吧！拔个火罐就好
了。”于是，我强撑着起来，走了半里地，来
到了江爷家。江爷从我母亲的口里问清
了情况，就按住我的脑袋，在我的额头上

拔火罐。当时，我非常害怕，感到额头很
疼很热，便想用手把火罐拽下来，母亲安
慰我道：“快了，快了，回家给你冲红糖
水。”我一听说母亲会给我冲红糖水，立刻
觉得不疼了。拔过火罐回家后，母亲给我
冲了一碗的红糖水，我喝完后，睡了一觉
就好了，又跑出去与伙伴们到院子里弹玻
璃珠子了……

恍惚之间，江爷离开大家已经十几年
了，但我还是思念他。我们那儿从他走后，
再没有人会拔火罐了。每念及此，我就有
一种凄凉之感。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湖北省作家
协会会员）

有母亲守望的地方就是故乡。元宵节我
们急匆匆地赶回去，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有母
亲大人在高堂。没有母亲的家就像偶尔聚在
一起的几块鹅卵石，是松散的，是经不起颠簸
的；也是乏味的，缺少乐趣的。父母亲又被称
为高堂。高堂是指房屋的正室厅堂，处于一
家正中的位置。没有了父母亲，高堂也就倒
塌了，故乡也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但是明月
一年又一年升起，就像母亲一年又一年等待
儿女的归来，我们在明月中还能看到母亲的
笑脸，好像母亲就在我们的身边。

元宵节我们总喜欢吃一碗母亲做的汤
圆，汤圆把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连接在母亲的
周围，就像水泥把鹅卵石紧紧地连接在周围
一样。监利人的心事更饱满，监利母亲用团
子把一个家庭紧紧地包裹在一起。团子团
子，这名字里面就有把子女们团结在一起的
意思。我们的口味都是母亲培养的，团子的
味道就是母亲留传给我们的味道。监利人的
口味不嗜好辣但可以吃辣，监利人也不嗜好
咸但不怕咸，监利人也不嗜好淡但可以适应
淡，监利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汤圆只有
一棵红枣那么大，但监利团子有一个苹果那
么大，这就是监利母亲的心意。

其实监利团子不是正月十五才做的，我
的母亲过了正月初二就准备做团子了：儿女
们什么时候离开，母亲的团子就在离开的前
一天端到桌子上来。元宵节不能提前，但母
亲的团子早早就准备下了；母亲还要让儿女
们带着团子离开，儿女们走多远，母亲的团子
就能跟着走多远。监利人忘不了团子，其实
是忘不了母亲。每一个监利人都会说：我母
亲亲手做的团子才是最好吃的团子。这其实
也是忘不了母亲的味道！汤圆里面可以包裹
芝麻红糖和果仁，监利团子却可以包罗万
象。有的母亲喜欢包腊肉胡萝卜，有的母亲
喜欢包腊肉腊干子，辣椒大蒜梅干菜都可以
包到团子芯中来，成分越多味道越好，监利母
亲的包容就这样在团子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来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团子，团子中的腊香味
让我欲罢不能，我可以一口气吃五个团子，按
重量计算应该有一斤多。上学的时候，到了
快放学的时候就满脑子都是团子了，走在放
学的路上也格外有劲，就像一个蹦蹦跳跳的
皮球，那时候有红色花纹的小皮球也只有团
子这么大。回到家里就闻到团子香，这是一
种无所不在的香味，但灶头的香味蓬蓬勃勃，
我加快脚步，像有甜蜜的绳索把我捆绑到柴
火灶前，我在柴火灶前低下头来，像一只灵敏
的狗，一下子就在一大堆草木灰中找到了让
心灵颤抖的美味。这是母亲的味道第一次在
我的心中烙下印记，也是不孝的儿子第一次

记住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话很少，好像她所有的言语都包

到团子中了。母亲也不与人争吵，她始终都
没有准备好用于争吵的语言，到后来也没有
了争吵的心事。我听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是的。别人的言语像沸水一样翻腾，把
死的说成活的，把红的说成白的，她沉落到水
底，像一枚团子一样圆融，团子入水的响声就
是：是的。我早年特别不满意母亲没有自己
的观点，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才知道母亲的
心量是多么的大！

北方的槐树到了南方很少有长成参天大
树的，我像一棵北方来的槐树缓慢地成长。
到了元宵节就有了回家的理由，即使是灰溜
溜的回家，母亲也是带着笑脸。母亲不声不
响地把一筲箕米淘洗干净，静静地守在十公
分的小藕煤炉子旁边，把糙米蒸一个多小
时。等到七分熟的糙米冷却之后，母亲又带
着满心的喜悦，端了米到街上去磨碎。磨完
米回来，母亲笑着说：今天的人真多，都回来
过节了！

我准备动手帮母亲揉米芡。正在这时，
有朋友上门来了，我们就坐在一起说一些不
知天高地厚的废话。母亲在厨房里没有任何
声音。揉米芡是很需要一些力气的，揉米芡
也会有很大的响动：有米芡在盆子里翻动的
响声，也有盆子晃动的响声。我什么声音都

没有听到，我只听到我自己和朋友得意的笑
声，我至今都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得
意，灰溜溜地回来还这么得意。我也没有听
到母亲炒团子芯子的声音；但我听到了母亲
和隔壁一位母亲的说话的声音，和两位母亲
畅快的笑声。她们的儿女都回来了，她们在
交流心中的喜悦。我更放肆了，好像是我给
母亲带来了幸福。我在贪婪地享受母爱，居
然还能心安理得！一直到母亲端进来热气腾
腾的团子，我们才暂时停止高谈阔论。我和
朋友开始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吃母亲做的团
子，一边喝酒一边继续大吹大擂，我和朋友在
这样的时刻都觉得是幸福的。只有到了现在
我才明白，我们在滥用母爱带来的幸福时
刻。喝完酒我又和朋友一起出去了，我们还
要到外面去抒发豪情。

母亲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看着我们出
门，母亲不放心地说：喝了酒的，到了外面不
要和人争吵。我当时居然嫌母亲的担心是多
余的，我把一大堆用过的碗筷留给母亲去清
洗，我扬长而去，我心底里却认为母亲是没有
见识的。那晚的月亮特别的清亮，月亮的清
辉其实也可以荡涤心胸的，我甚至在冉冉升
起的圆月中模糊感到了一种纯净的力量，我
的心中也朦胧涌动着某种美好的情感。这月
亮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亲切，像一张埋
藏在记忆深处的若隐若现的脸。但我喝了那

么多的酒，我和朋友站在高处，就以为是站在
了世界的最高处，我们错把行走在高处的一
轮明月当成了远大前程。

当我真正品尝出团子的滋味的时候，我
在元宵节的前一夜就急着赶回去。月亮已经
很圆满了，和十五的月亮没有什么区别，不仔
细看就看不到半点不同。圆圆的月亮上就逗
留了母亲的笑容，这笑容亘古不变。我在长
江南的一个省份，回到母亲的身边就要从长
江上过，想要吃到母亲亲手做的团子就要跨
越长江。当时长江上没有大桥，只能通过轮
渡过江。轮渡上的车子很多，车子排队已经
到了两公里之外。我们的车子到了江边的时
候，渡船突然停了，我的心一下子也随着江边
的月亮一起落入到江水中。渡船上的工人也
要吃饭，他们是吃饭去了，他们今天肯定吃到
母亲做的团子了。渡船再次开动的时候，月
亮的光辉已经洒满了宽阔的江面，天地之间
好像没有界限了，江水和陆地也没有界限了，
所有的界限都被月亮的光辉溶解了，好像清
凉的光辉比火热的岩浆还更有力量，岩浆只
有破坏力，而月光有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我站在渡船上，我催赶着渡船行走。我
看不到月亮的脚步，但月亮总是在我的前面
牵引。在月光的笼罩之下，渡船也变得匆忙
起来，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在拉着渡船快
速地奔向岸边。我们的车子终于上岸了，月
光如水，我反倒觉得车子进入了水中，车子正
在水上飞行。明朗的天空也忘记了时间的变
换，好像正面对一个美丽的早晨，好像正开始
一个崭新的人生。车子在一个三岔路口突然
拐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是母亲所在
的方向。我只好下车，这地方离母亲还有三
公里。我的心里其实很高兴，我离母亲终于
只有三公里了。我在月亮的光辉里畅游，母
亲已经把我养大，我有能力游到母亲的身
边。晚风带着很深的寒意，好像根本就不相
信一个人的成长。只有天上的月亮在对我颔
首，我走一步，她就点一下头。我已经看到家
了，我看到了白色的墙壁，这墙壁在月光的照
耀下，显得格外的柔和格外的温暖。我感动
地抬起头，我看到圆满的月亮在望着我笑，我
这时候才突然明白，这就是母亲微笑着的脸。

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懂得：母亲的味
道就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当我懂得这
一点的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为我做团子
了，但母亲的力量已经留在了监利团子之中！
团子就像是一片高悬在我头顶的明月，这片明
月也高悬在我的心中，时刻召唤着我。又是一
个元宵节到了，母亲在明净的天空守望。我在
母亲的默默注视下行走，我在母亲的默默陪伴
下行走；我行走更远，但离母亲却越来越近，有
明月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母亲的味道
□ 田原瑭

我的老家在监利市福田寺镇后敖
关，家门前后各有一方池塘，分别名之
曰明塘和月池。随着时事变迁，池塘
几近干枯，往日美景不再，感触良多，
遂撰下此文（将明塘和月池合名为明
月塘），忠实记录昔日池塘之辉煌胜
景，以念之。

梦里常回家乡，回到家乡的池塘。
我的家乡在洪湖西岸，是一个有

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人口的大村
子。村前有一口大池塘，谓之明月塘，
占地约二十亩，形状为一略欠丰盈之
圆月，又如一只大的丹凤眼镶嵌在静
静的沃野上。

家乡的池塘是一幅纯情的水墨风
景画。一年四季都有赏心悦目的美
景，令人陶然而乐，心旷神怡。

四季美景尤以春夏为盛。那时，
塘梗上的桃树、柳树、杨树，纷繁交错。一排排，一丛
丛倒影飘在塘中，太阳悄悄掩映其间，轻轻地蠕动着，
像羞涩的处子，很是醉人。蝴蝶相逐树间，如一朵朵
五彩的花蕊上下漫卷。树荫下则歇着刚刚上岸的白
鸭、幼鹅，交颈亲昵，喃喃有词，那种亲热劲羡杀多少
凡夫俗子，只是人们听不懂它们的话语罢了。还有塘
边的各种水草，开着淡淡的花，塘埂上丛生着浅浅的
绿苔，禁不住使人想起“轻花蝶影飘前路，嫩柳苔阴绿
半池”的诗句。

塘水是异常的清澈。立在岸边，能看清水底的细小
的生物，还有刚刚长出的水草，冒出地底不足三寸，像一
条条绿色的细带子，借着阳光的照射，闪着一波一波的
碎光。池塘中间亭亭玉立的是芙蓉仙子，看到一团团、
一簇簇粉红的荷花在青青的荷叶间舒卷开合，潇洒自
如，顿时使人有超然物我，飘飘欲仙之感。

偶逢细雨轻雾，那池塘又进入了“柳叶乱飘千尺
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的意境。水面回风，雾聚落英，
池塘边悄无一人，林莺无啼，只有青草涯涯，独听蛙
鼓，水鸟时聚时飞，好一幅家乡池塘的立体画卷。无
须题款，那韵味，那画外之形，之声，之趣早已入了我
们的脑海去了。

家乡的池塘还是一首耐读的风情诗。她曾让许多
的梦明朗清晰，让理想之舟插上一叶叶白帆，让实实在
在的日子欢快无比。

早晨的池塘是少年们的天堂。放牛郎清脆的读书
声和啃着青草露珠的老牛“哞哞”的欢叫声交织成一幅
晨光牧趣图；打猪草的少年提着绞篙，绞起一堆堆鲜嫩
的灯笼草、鳜鱼草和鸭舌头，望着越堆越高的猪草，孩子
的脸上闪着甜甜的笑，稚嫩的希望中，新书包、新钢笔、
零用钱纷然而至。

还有早起浣衣的年轻嫂子们，时而悄悄说着私房
话，脸上的红云让偷听的青蛙、鱼雀不知所措；时而大声
嬉笑，一不小心，滑到塘里，溅起的水花，乱了好多好多
的梦。

到了中午，池塘更是孩子们的家。看那爬上树摘
桃子的，踩断了树枝，人和桃子一起掉到水里。一个
猛子后，顽皮的小平头和光屁股露出水面，一边咬着
桃子，一边踩着水，招呼着岸上的小伙伴。手拿鱼叉
的，头顶一叶荷，蹲在塘边，极有耐心地等待着晒花黑
鱼泡头，看准了，随着“嘭”的一声，叉着了一条三四斤
重的大黑鱼。还有偷扯荷梗、踩藕的，熬不住甜津津
的馋，虽然免不了回家之后大人的一顿训斥，但眼前
的口福还是显得更重要。

傍晚的池塘，则是年轻男人们消除疲劳的好场
所。刚割完谷的，放下手中的镰子；栽完秧的，丢掉
肩上的扁担和秧架，等不得脱衣就刷刷地扎进清凉
的水中，好半天才探出头来，让岸上的女人们操了一
回闲心。

而晚上的池塘，又是另一番景致。水鸟们衔着晚
霞归巢了，鸟窝里不安份的儿女们欢快的啁啾揉进荷
风的缠绵。月出中天之后，孩子们听完了故事，玩完
了游戏，有的在月光下打铺入梦了，有的却悄悄地爬
下床来，跑到塘边，看月光下池塘里的鱼儿、蛙儿、萤
火虫无拘无束地做着游戏，他们的心也跟着进入角
色，贪玩起来。

如果碰到打雷下雨，池塘涨满了水，跑塘的鱼便纷
纷跃过塘埂，飞到隔壁不足一尺深水的稻田里，那是村
里最热闹的时候到了。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个都跑到田
里去捉鱼，家里的赶罾子、麻罩、鱼篓一齐上阵。有追鱼
跌倒在稻田里的，有鱼把人撞翻的，有几个人堆罗汉般
压住一条鱼的，笑骂声，惋惜声此起彼复。回到家，户户
吃鱼，或蒸或煮或煎，你添我的饭，我喝你的酒。三两老
白干下肚了，男人们的歌儿、调儿便从喉咙里冲了出来。

家乡的池塘更是乡亲们的衣食父母。除满塘的清
水供人畜饮用、稻田灌溉外，一年四季，池塘都在默默地
奉献着。

塘底有近二尺深的油花花的黑泥，富于多种矿物
质，这是秧脚田必需的上等有机肥料，肥效好，且又能疏
松土壤，防止板结。因此，每到春天，村里的挖泥船都要
忙上十天半月，用长长的挖泥瓢将黑泥挖取，然后施到
各自的秧脚田里。

夏天的嫩荷叶是乡亲们蒸包子的最好底料。摘一
朵嫩荷叶洗净，将调好的灰面放在上面，蒸出来的包子
又香又甜，诚为美食。另外，又长又粗的藕梢，刚刚出水
的藕章、嫩荷梗，或生吃，或炒着吃，也是别有风味。

刚入秋，莲蓬、菱角就成熟了，默默地含着笑，等待
被采摘的喜悦，随着一阵阵甜甜的水风，飞上了乡亲们
的眉梢。那时节，一只只大木盆，在池塘里划动，在荷阵
里穿梭，击水声伴着采莲歌，在红绿相间的氛围里，形成
了一幅动静叠加的大速写。

冬天是池塘最快乐的日子。每年的大年除夕前几
天，乡亲们都行动起来，抽水干塘，准备过年的鱼、藕。
一般年份，每户能分到三十多斤鱼，一百多斤藕。有了
这些，乡亲们过年的底气足了，年也就过得无忧无虑，热
热闹闹。

每当提到关于池塘的话题，村上的长者不无感触地
说，碰上灾荒年景，粮食歉收，除政府救济外，养活全村
大人孩子的，就全靠这口池塘哪！

每当听到这些深情的话语，我的眼睛总是潮润
润的。

我深深地爱着家乡的池塘。是的，无论我走到哪
里，身在何方，我牵挂的总是家乡的池塘。我的童年是
由她的渔歌子漂大的，我的青少年，也是在她的候鸟的
飞影中踏着水的节拍走向人生的高处。虽然她是那么
的平凡，但她是许多人的生命之舟，载着我们渡过了那
么多的贫穷和苦难，繁衍了家乡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
质，养育了如许的热望和坚贞。吮着她的乳汁长大的
我，再走也走不出那只丹凤眼的临照，再飞也飞不过那
一轮盈月的高度。

今夜梦中，谁家的小儿又在吟诵着宋人陈简斋的
《春日》诗：

朝来庭树有鸣禽，
红绿扶春上远林；
忽有好诗生眼底，

安排句法已难寻。

阳春温暖，每当这个时节我就想起兴修
水利之事，想起家乡的那条赤杨河。

这赤杨河有近15里路长，连接柘木和白
螺两个乡镇。赤杨公路是水乡比较早的一
条公路干线。东抵杨林山下的先锋村，西至
柘木乡的赤湖桥。故称为“赤杨河”。

早先这里哪有赤杨河呢？人们要走出
水乡，去外地办事，只有沿着弯曲的乡间小
道，绕村而行。几经辗转才绕上“沙洪公
路”，泥巴土路步履艰难！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集体生产热
火朝天，秋冬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兴起。要
开挖赤杨河，那十几里路的战线一字排
开。红旗猎猎，广播阵阵。男女老少，挥
锹舞担。可谓九牛爬坡人人出力。好一
派万马战犹酣的激烈场面！那年月我才
十六七岁，下学不久，生产大队安排我去
天育公社水利指挥部搞宣传报道。我和
几个水利技术员住在“中墩”（邻近的墩台）
一个农户家里，有一位老妇人给我们做
饭。虽然我家临近也要在这里住下来，以
便收拾一些工具。年轻的我没什么牵挂，
晚上就睡在人家的楼板上，不顾寂寞与无
聊，思想单纯，随意无求。白天随着人们
上工地，跑跑通知，开开广播。那广播室

就设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那时
没有大电，开广播只能用 12 伏的电瓶打开
扩音机。那高音喇叭一响，整个工地就沸
腾起来！密密麻麻的人群，来来往往，土
木之功，担子繁重。从早到晚，人们每天
挖土不止。干劲冲天地，浩气贯长空！那
些早起挖土的“铁姑娘”，那些不顾劳累、
乐观风趣的青壮劳力，那些敢于揽重、不
停歇、不退缩的“老愚公”，他们吃苦耐劳，
不善张扬，默默无闻，其事迹感人，其精神
可嘉。我无不为之感动！可惜当时的我
缺乏发现“美”的眼光，缺乏描绘“美”的技
能。只能打开广播，对着话筒，照着稿子
念一些干巴巴的文字。每次播音完毕，也
不顾有何反响，就那么自信地“我行我
素”。挖河工地那火热的劳动场面，“社员
们”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至今在脑海
中呈现。由于我年轻无知，缺乏搞好宣传
的“表达”能力，至今仍有遗憾。

那时，举众人之力开挖大河，好像有一
股无形的极强的凝聚力在支撑！十几里长
的河段，有的穿行于田野，有的破墩台而
过。那高高的土台子、几十个房屋的拆迁、
砖头瓦碴的土堆、像青石板一样的地面，人
们就用羊角锄、挖锄、铁锹，就这么一锹一

锹地挖，一担一担地挑，硬是把又高又板结
的土台子挖下来，完全是人工的力量，完全
是精神的鼓舞，完全是集体的智慧。如果
一切都是向“钱”看，那挖墩、拆房、开河，不
知要花费多少钱、耽误多少时间。大集体
确实有它的优势所在。

赤杨河挖成了，那是一条笔直的河道，
一条像模像样的赤杨公路。

河水潺潺，浇富了两岸人民。人们沿
河而居，两岸楼房林立，商铺兴起。村居
华美，垸田吐金。公路通了，沉闷的水乡
活跃起来，运输买卖，货源不断，人流熙
攘。上走朱河、监利，下至洪湖、岳阳，直
抵长江对岸的湖南陆城。与省道相接，与
乡镇相连。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沸了湖乡，人们进入
流通领域，走向一片新的天地。北上的、南
下的，打工潮遍涌各地。近处的白螺、螺山，
远处的洪湖、岳阳，开车的、搭车的，最早从
这里出发。每逢节日庙会，赶往杨林山敬神
求签的善男信女，步行的、乘车的，路上川流
不息，人来人往。要是天黑了从外地赶回家
走上赤杨公路，总有行人相伴，还有机会碰
上本地的熟人，结伴而行，谈笑风生。让人
顿时精神倍增，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十多里

的路程，不经意间到家了。
而今，乡村振兴，实行了河湖长制。一

次次清淤洗河，一次次绞草除污，挖泥船、
挖土机都派上了用场，机械疏浚河道施展
威力。人们用不着肩挑步担了，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河道通，稻粮丰。
清亮的河水浇灌着两岸万顷良田，种植养
殖，鱼池连片。秋收满畈，鱼（虾）稻飘香。
赤杨公路由当初的红砂碎石路变成了硬化
的水泥路。通行更便利，经济大发展。洪
监高速自北向南、横跨而过，西面的“天育
街”新建大超市、购销两旺；临近的天育村

“洪幸堤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苦草、鱼虾，
畅销各地；陶家老铺子铺面扩大、生意兴
隆；东、西两地（新民小学、天育中学）新建
的教学楼高大气派、教学成绩令人赞赏。
沿路的修理摊、收购点、快递店、开湖酒，外
地商品、本地农货，一应俱全。运进输出，
好不繁忙。新型产业一路兴起，营商行业富
甲一方。

赤杨河长流不息，赤杨公路风光旖旎。
赤杨河畔的人们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
军号角声中，靠奋斗和创新，依科技要效益，
凭技能谋发展。精神振奋，勤劳创业，谱写
出一篇篇共同富裕的壮丽诗篇。

赤杨河涌动地诗
□ 曾繁华

拔火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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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团子。


